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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敎
區
可
敬
善
牧

徐
誠
斌
主
敎
逝
世

本
敎
區
近
廿
五
萬
天
主
子
民
最
可
敬
牧
人
徐
誠
斌

主

敎

，
於

本

月

廿

三

日(

星

期

三)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
在
進
餐
時
突
然
心
臟
病
發
，
在
急
送
醫
院
救
治
途

中

逝

世

，
享

年

五

十

三

歲

。
本
敎
區
信

衆

痛

失

善

牧

，

均

感

無

限

哀

痛

，

一
致
爲
徐
主
敎
祈
禱
。

徐
主
敎
一
九
二O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生
於
上
海
。

一

九
四O
年
在
著
名
的
聖
約
翰
大
學
畢
業
後
二
負
茲
英
國

牛

津

，
攻

讀

英

國

文

學

，
囘
國
後
歷

任

要

職

。
後
來
棄

俗

修

道

，
進
入
羅
馬
宗
座
伯
達
學
院
修
讀
神
哲
學
。

一

九
五
九
年
晉
陞
鐸
品
；

一
九
六
九
年
祝
聖
爲
香
港
區
主

敎

。
下
而
爲
徐
主
敎
畧
歷
：

一
九
四
二
—
|

四
四
年

一
九
四
四
年

一
九
四
五
—
|

四
七
年

一
九
四
八|
|

五0
年

一
九
五0
-
-
五
五
年

一
九
五
五-
-

五
九
年

担
任
重
慶
英
國
大
使
館

出

版

處

繙

繹

員

。

重
慶
國
立
復
旦
大
學
英

文

系

講

師

。

牛

津

美
頓
學
院
講
師
。

南
京
中
央
大
學
英
文
系

敎

授

。

東
南
亞
英
國
總
專
員
辦

事

處

高
級
究
硏
員
。

羅
馬
伯
達
學
院
修
讀
神

哲

學

，
其
後
晉
陞
鐸
品

一
九
五
九
——

六
四
年

香
港
敎
區
機
關
報
公
敎

報

主

編

。

一
九
六
一
——

六
八
年

香
港
公
敎
眞
理
學
會
主

編

；
同
時
爲
香
港
公
敎

一
九
六
七h

六
八
年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九
六
八
——

六
九
年

一
九
六
九
年

一
九
七
一
年

一
九
七
二
年

一
九
七
一
！—

七
三
年

一
九
七
三
年

進

行

社

社

長

。

被
任
爲
香
港
敎
區
輔
理

主

敎

。

國
際
天
主
敎
福
利
會
亞

洲

區

副

會

長

。

香
港
敎
區
署

理

主

敎

。

奉
委
爲
香
港
敎
區
主
敎

全
球
主
敎
代
表
會
議
代

表

。

榮
獲
香
港
大
學
頒
授
榮

譽

法

學

博

士

銜

。

亞
洲
主
敎
團
協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

奉
委
爲
敎
廷
萬
民
福
音

傳

播

部

委

員

。

近

幾

年

來

，
徐
主
敎
對
香
港
居
民
的
貢
献
極
大
。

(

轉
載
自
公
敎
報
一
九
七
三
年
五
月
廿
五
日
刊)

，

哲

人

其

萎
邱
志
清

正
當
死
囚
蔡
國
昌
獲
英
女
王
赦
免
死
刑
，
文
憑
敎

師

事

件

獲

得
曙
光
的
時
候
，
爲
此
兩
事
奔
波
斡
旋
最
力

的
人
——

徐
誠
斌
主
敎
竟
撒
手
人
寰
。

痛
哉
！
哲
人
其
萎
！

徐

主

敎

宅

心

仁

厚

，
以
私
人
名
義
與
七
十
一
名
法

律

界

知

名

人

士

，
聯
名
呈
函
英
女
王
要
求
赦
免
死
囚
蔡

國

昌

死

刑

。
他
公
忠
社
會
與
兩
位
基
督
敎
領
袖
，
爲
文

憑

敎

師

而

請

命

。

四

月

四

日

，
徐
主
敎
在
百
忙
中
撥
冗
蒞
關
本
枝
，

與

我

們

交

談

。
當
被
問
及
被
箍
頸
時
，
他

說

：

「
我
不

會

召

警

拘

捕

他

，
但

我

會

規

勸

他

，
問
他
有
什
麽
事
我

可

以

爲

他

做

，
假

如

我
能
辦
得
到
的
，
我
必
盡
力
去
帮

助

他

。
」
當
被
問
及
眞
正
基
督
徒
的
精
神
時
，
他

說

：

「
基
督
徒
最

偉

大

的

精

神

，
莫
過
於
爲
他
人
献
出
自
己

的

生

命

。
」

爲

了

別

人

的

幸

福

，
徐
主
敎
願
意
献
出
他
全
部
的

力

量

，
甚
至
不
惜
自
己
的
生
命
。
雖
然
醫
生
曾
嚴
重
警

吿

他

，
切

不

可

過

度

操

勞

，
以
免
早
已
患
有
嚴
重
心
臟

病
的
身
體
機
能
負
荷
過
大
。
可

是

他

任

重

道

遠

，
沒
有

選

擇

的

餘

地

。
他
日
以
繼
夜
不
遺
餘
力
地
工
作
。
直
至

死

前

一

刻

，
他
還
與
醫
務
總
監
蔡
永
業
討
論
爲
貧
病
大

衆

擴

建

醫

院

之

事

。
他

的

忘

我

精

神,

委
實
令
人
感
動

O

徐

主

敎

，
你
安
息
在
主

的

懷

中

。
你
的
偉
大
榜
樣

遺

留

人

間

，
永

垂

不

朽

。

敬

悼

徐

主

敎

鍾
期
榮
校
長

哲
人
其
萎
乎
！
我

心

哀

慟

。

自
驚
聞
徐
主
敎
突
然
與
世
長
辭
，
我
像
觸
電
般
震

驚

，
沉

重

、
感

傷

、
悲

戚

、
遠
非
筆
墨
所
能
表
達
於
萬

一
。

我
認
識
徐
主
敎
是
遠
在
十
四
年
前
的
一
個
偶
然
而

又

並
不
偶
然
的
場
合
，
那
是
由
一
位
法
律
界
朋
友
邀
請

在
家
晚
餐
時
第
一
次
碰
見
的
，
當
時
賓
主
一
共
不
過
六

入

，
而
徐
主
敎
和
我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我
們
毫
無
拘
束

地

傾

談

、
天

南

地

北

，
涉

及

的

範

圍

很

廣

，
他
的
學
問

淵

博

，
知

識

豐

富

、
思

想

開

明

，
態

度

謙

和

，
平
易
近

人

，
給
我
留
下
的
印
象
非
常
深
刻
。

半

年

後

，
我
因
爲
次
子
懷
中
擬
入
小
學
就
讀
事

，

特
地
走
訪
公
敎
進
行
社
請
他
帮
助
，
他
不
但
很
痛
快
地

滿

口

答

應

，
而
且
立
卽
自
己
動
手
打
了
一
封
介
紹
信
給

我

，
還
親
自
打
電
話
去
給
我
說
項
，
那
種
熱
誠
而
樂
於

助

人

的

精

神

，
實

在

令

人

感

動

。
彈

指

光

陰

，
不
覺
已

是
十
三
年
前
的
前
塵
往
事
。
今

懷

中

一

帆

風

順

，
已
在

美

國

加
州
百
克
萊
大
學(u
・c
・Berkeley

)
肄

業

，

再
過
一
個
月
就
會
返
來
渡
假
了
，
但
他
怎
能
料
到
竟
無

緣
再
見
徐
主
敎
的
最
後
一
面
，
飮

水

思

源

，
恨
無
由
報

,

人
生
遺
憾
事

何

其

多

，
而
又
何
其
飄
忽
無
常
！

一
九
七
一
年
，
我
因
痛
下
決
心
想
創
辦
樹
仁
樹
院

，
特

地

趨

訪

徐

主

敎

，
請

他

指

示

迷

津

、
及
請
求
他
有

無
可
能
派
岀
若
干
資
深
的
天
主
敎
神
父
來
襄
助
。
我
們

坦
誠
地
互
相
交
換
意
見
及
分
析
目
前
情
況
，
促
膝
深
談

,

長

逾

三

小

時

，
最
後
他
表
示
對
我
的
勇
氣
及
動
機
十

分

嘉

許

，
答
應
將
儘
可
能
予
以
支
持
並
爲
我
祝
福
。
我

由
衷
地
感
激
他
給
予
我
的
精
神
力
量
與
祝
福
，
眞

的

，

樹
仁
就
是
在
他
的
祝
福
下
、
沐

主

宏

恩

，
得
以
順
利
地

向

前

邁

進

，
大

步

邁

進

。

四

月

四

日

，
是
樹
仁
書
院
歷
史
上
最
値
得
紀
念
的

一
個
日
子,

因
爲

那

天

下

午

五

時

，
徐
主
敎
實
行
了
他

的

諾

言

，
親
自
跑
來
看
看
這
間
像
初
生
的
嬰
兒
般
幼
小

的
學
院
和
他
的
學
生(

因
他
是
樹
仁
的
校
董.)

。
事
先
他

特
別
强
調
說
：
此
來
主
要
目
的
是
看
看
學
生
，
故
不
要

任

何

儀

式

，
以
便
他
可
以
更
自
由
親
切
地
接
觸
學
生
，

我
們
自
然
樂
意
遵
照
他
的
吩
咐
辦
理
。
但

那

天

，
幾
乎

同
時
還
有
另
一
位
貴
賓
應
邀
來
作
一
專
題
演
講
，
這
便

是

現

任

監

察

司

貝

理

士

法

官(
G
e
o
f
f
r
e
y

Gould

B
R
I
G
G
S

 )

其
實
這
是
差
不
多
兩
個
月
以
前
就
約
好
的

,

故
此
兩
位
貴
賓
的
同
時
光
臨
，
只
是
剛
好
偶
合
而
已
。

我
們
的
同
學
非
常
興
奮
地
親
自
準
備
了
一
些
茶
點
，
在

小
小
的
枝
園
裏
舉
行
茶
會
招
待
兩
位
貴
賓
，
和
聖
類
斯

、
聖

保

祿

、
寶

血

、
慈
幼
等
枝
負
責
的
神
父
修
女
等
佳

賓

，

一
時
談
笑
風
生
，
友

情

揚

溢

，
使

整

間

書

院

，
平

添
了
無
限
熱
鬧
與
歡
欣
，
全
校
師
生
都
沐
浴
在
陽
光
、

温

馨

，
聖
恩
與
慈
愛
中
。

主
敎
於
茶
會
後
在
課
室
中
與
諸
生
自
由
談
話
，
從

爲

學

之

道

、
談
到
做
人
處
世
以
迄
敎
義
，害

親

切

的

態

度

，
坦

誠

的

言

詞

，
淺

出

深

入

的

手

法

和

導

人

爲

善

的

精

神

，
在
在
都
流
露
出
一
如
家
長
對
子
弟
般
的
關

懷

與

慈

愛

，
使
諸
生
均
蒙
受
其
愛
意
，
倍

感

振

奮

。
呵

!

這

歡

樂

的

辰

光

，
如
今
竟
已
烟
消
雲
散
，
往
事
成
空

，
叫
我
們
更
向
何
處
去
追
尋
！
雖

然

，
今
後
仍
將
會
有

無

數

個

四

月

四

日

，
但
徐
主
敎
却
已
永
息
主
懷,

從
今

永
遠
不
可
能
再
與
我
們
共
聚
一
堂
了
。
他
的
音
容
笑
貌

，
還

宛
然
如
在
目
前
，
但
怎
料
到
從
此
幽
冥
永
隔
，
生

死

殊

途

，
在
樹
仁
大
步
邁
進
的
征
程
中
，
頓

失

臂

助

，

使
我
不
禁
黯

然

神

傷

，
淡

然

欲

涕

。

我
記
得
我
去
訪
徐
主
敎
時
，
係
在
辦
公
時
間
之
後

，
常
發
覺
他
仍
在
伏
案
工
作
或
自
己
打
字
，
我
不
禁
脫

口
而
出

道

：

「
主

敎

，
你
應
該
有
一
個
私
人
秘
書
」

。

他
總
是
微
笑
地
囘
答
道
：

「
我
們
敎
會
的
工
作
繁
重
，

人

手

不

夠

，
還
有
許
多
更
重
要
的
事
需
要
他
們
去
作
，

這
些
小
事
自
己
作
作
也
無
妨
」

。
由
此
可
見
他
那
克
勤

克

儉

，
親
力
親
爲

的

作

風

，
已
將
我
中
華
民
族
傳
統
美

德

發

揮

到
最
高
峯
。
徐
主
敎
願
爲
世
人
贖
罪
而
背
負
十

字

架

的

精

神

，
尤
足
令
人
景
仰
不
忘
和
永
示
典
範
，
但

願
我
們
能
繼
承
他
未
完
的
遺
志
去
「
爲
他
人
幸
福
貢
献

自

己

」

，
達
成
一
顆
善
良
的
靈
魂
所
留
下
的
宏
願
與
座

右

銘

。

圍few
香港樹仁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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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二第） 訊 仁 月七年三七九一

給

儲

徨

中

的

靑

年

朋
友
！你

抱

着

滿

懷

熱

情

、
希

望

和

憧

憬

，
踏

上

人

生

旅

程

，
然

而

，

前

而

沒

有

指

路

碑

，
有

的

只

是

陌

生

、
迷

茫

、
光

怪

陸

離

，
無
情
冷

酷

，
甚
至

醜

悪

的

嘴

臉

。
這

一

切

、
也
許
會
令
你
天
眞
純
潔
的
心
靈

感

到

失

望

、
困

惑

、
孤

零

、
落

寞

、
甚

至

憤

懣

或

灰

心

、
镑
徨
無
所

適

從

。
假
如
你
眞
的
有
此
感
覺
，
你
將
怎
樣
有
所
抉
擇?!

誠

然

，
這
是
一
個
靑
黃
不
接
動
盪
而
又
史
無
前
例
的
偉
大
時
代

，
前
人
憑
着
數
十
年
或
數
百
年
經
驗
所
積
累
下
來
的
故
訓
成
規
、
道

徳

標

準

、
價

値

觀

念

、
人

生

哲

學

，
都
被
一
股
無
名
的
時
代
狂
流
席

捲

而

去

，
但
代
之
而
起
的
新
的
意
識
形
態
、
道

徳

、
價
値
及
人
生
觀

爲

何

？
却

無

人

指

出

，
亦

尙

未

成

立

。
因

此

，
我

們

緬

懷

過

去

，
對

那
被
毁
的
羅

馬

廢

墟

，
不
勝
侬
戀
嚮
往
；
瞻

望

將

來

，
有
如
黎
明
前

的
黑
夜
一
片
矇
唯
迷
茫
，
這
就
是
這
個
時
代
的
癥
候
，
而
年
靑
的
朋

友

！
你
正
是
這
個
時
代
的
產
物
——

迷

失

的

一

代

，
所
以
你
好
像
在

黑

夜

中

摸

索

一

樣

，
不
知
何
去
何
從
。

西
方
唯
物
文
明
是
動
態
的
、
外

向

的

、
實

用

的

、
進

取

的

、
重

發

明

與

創

造

，
以
駕
馭
幷
使
用
身
體
期
機
器
爲
主
，
而
以
製
造
財
富

爲

目

的

，
故
個
人
的
成
功
以
財
富
之
多
寡
爲
衡
量
標
準
，
着
重
物
慾

與

享

受

，
因
此
一
切
都
商
業
化
了
。
在

商

業

文

明

下

，
旣
然
一
切
都

成
爲
商
品
——

買

賣

的

對

象

，
而
買
賣
的
媒
介
又
非
金
錢
莫
辦
，
於

是
人
生
追
奔
逐
鹿
的
唯
一
目
的
就
在
追
求
金
錢
，
致
使
人
性
尊
嚴
喪

失

，
個

人

貶

値

，
自

我

迷

失

。
特
別
在
工
商
業
發
達
人
口
密
集
的
大

城

市

裏

，
個
人
變
得
像
一
枚
螺
絲
釘
那
樣
渺
小
微
不
足
道
，
於
是
人

開

始

覺

得

失

望

不

耐

煩

，
而
不
免
要
自
我
追
問
「
活
着
是
爲
了
什
麽

呢

」
？
特

別

是

你

，
靑

年

朋

友

，
你
更
應
追
問
你
自
己
追
求
的
是
什

鍾
期
榮
校
長

麼

？
中

國

文
化
是
靜
態
的
、
內

涵

的

、
思

維

的

、
保

守

的

、
重
倫
理

道

徳

、
講

厚

生

利

民

，
而
以
修
身
齊
家
治
國
平
天
下
爲
目
的
，
四
海

一
家
，
天
下

大

同

爲

依

歸

，
可
以
說
和
西
方
文
化
剛
好
是
背
道
的
。

由
於
五
四
時
代
的
靑
年
憂
時
憤■
國

、
要
全

盤

接

受

西

化

，
打
倒
孔
家

店

，
視

中

國
文
化
如
蔽
屣
，
從
此
中
國
文
化
便
一
蹶
不
振
。
雖

然

，

今

日

要

囘

復

到

「

一
簞
食
、
一
飄
飮
而
不
減
其
樂
」
固

不

可

能

，
但

若
無
中
國
文
化
以
濟
西
方
唯
物
文
明
之
不
足
，
則
人
性
之
尊
嚴
決
難

恢

復

，
而
個
人
之
精
神
飢
渴
、
心
靈
空
虛
决
難
彌
補
。
故
如
何
調
和

中

西

文

化

、
取

長

補

短

、
創
造
一
種
新
的
文
化
，
實

爲

當

前

急

務

。

而

你

，
年

靑

的

朋

友

，
你
不
幸
而
又
很
幸
運
地
生
活
在
這
一
個

時

代

的

巨

流

中

，
脚
踏
兩
種
不
同
的
文
化
、
使

你

身
心
搖
擺
不
定
，

而
你
的
人
生
又
缺
乏
一
個
目
標
，
你
自
己
不
知
道
自
己
要
追
求
的
是

什

麽

，
因
此
你
會
蹣
跚
不
前
。
如
果
你
知
道
人
生
是
爲
了
什
麽
、
並

確
立
了
一
個
旣
定
不
移
的
目
標
時
，
你
便
會
堅
定
的
大
踏
步
向
前
走

,

故
你
的
困
擾
的
根
源
便
是
你
自
己
！

笛

卡

兒

的

名

言

「
我

思

故

我

在

。
」
而
今
日
存
在
主
義
哲
學
家

則

謂

：

「
我

在

故

我

思

。
」
其
實
這
貝
不
過
是
一
件
事
物
的
兩
面
，

幷
非
本
質
上
有
何
分
岐
。
人
的
本
質
是
什
麽
？
人
的
存
在
及
其
價
値

爲

何

？
我
以
爲
只
有
每
一
個
人
自
己
才
能
爲
他
本
人
作
出
答
案
。
朋

友

！
你
的
本
質
是
什
麼
？
你
的
存
在
是
爲
什
麼
及
其
價
値
如
何
？
是

要
靠
你
自
己
去
賦
予
它
以
意
義
和
努
力
創
造
的
。
故
你
應
主
動
地
爲

你

自

己

作

出

答

案

。

如

果

你

還

沒

有

，
那
麽
你
就
應
明
智
地
去
爲
自
己
找
出
正
確
的

答

案

。
傍徨中的青年？！？

，

每
一
間
學
校
最
好
能
出
版
一
份
刊
物
，
尤
其
是

~

對

於

大
專
學
院
，
更

爲

重

要

。

~

本

校

創

辦

不

久

，
便
由
新
聞
系
同
學
合
力
編
成

-

「
仁

訊

」

，
「
仁

訊

」
的

誕

生

，
値

得

高

興

，
也
實

~

在
令
人
感
到
興
奮
的
是
，
新
辦
的
學
校
竟
在
半
年
內

M

有
自
己
的

報

刊

，
仁

訊

到

現

在

爲

止

，
共
出
版
五
期

“

，
初

爲
不
定
期
的
，
後

準

備

改

爲

月

刊

，
這
意
味
着

~

「
仁

訊

」
的
日
漸

長

成

。

M

每

期

的

「
仁

訊

」

，
我

都

很

留

意

，
當
一
取
到

)

手

時

，
總
是
急
不
及
待
地
把
它
詳
細
閱
讀
。
但
我
感

~

到

每

期

的

「
仁

訊

」

，
內

容

都

不

夠

豐

富

，
也
未
達

我

對

仁
r

E

食樹仁書院足球組代表隊戰績會

對
抗
隊
伍•
•

瑞
昌

時
間
：
四
月
十
五
日

地
點
：
黃
竹
坑
球
塲

賽
前
頃
悉
瑞
昌
隊
乃

香
港
靑

年

盃

足

球

勁

旅

，

以

脚

法

細

膩

，
組
織
嚴
密

見

稱

，
採

南

美

踢

法

，
而

我

隊

則

身

裁

健

碩

，
氣
充

力

足

，
鬥

志

旺

盛

，
以
硬

朗

見

長

，
誠
屬
歐
陸
型
隊

伍

，
故
在
型
格
上
有
差
異

，
被
視
爲
一
塲
勢
均
力
敵

之

戰

，
我
隊
鑑
于
强
敵
當

前

，
備
戰
功
夫
未
敢
稍
懈

O

四
月
十
五
日
晨
下
着

傾
盆
大
雨
塲
地
相
當
濕
滑

，
但
雙
方
球
員
皆
準
時
到

達

，
于

小

試

脚

頭

後

，
賽

事

便

吿

展

開

。
客
隊
個
人

球

技

純

熟

，
傳

遞

準

確

，

在

初

期

佔

盡

優

勢

，
使
我

隊

處

于

被

動

狀

態

，
客
隊

曾
有
幾
次
相
當
悅
目
之
中

路

突

入

，
幸
後
防
包
抄
得

宜

保

得

不

失

，
而
反
在
上

半

塲

二

十

分

鐘

左

右

，
被

我

隊

先

拔

頭

籌

，
當
時
是

我
隊
鋒
將
接
應
後
防
遠
傳

，
快

馬

加

鞭

，
最
後
由
李

就
在
無
人
看
管
下
誘
出
敵

方

門

將

，

一
撥
入
網
。
先

取

一

球

。
再

過

兩

分

鐘

，

林

啓

業

在

中

路

切

入

，
盤

過

數

員

敵

將

，
在
中
路
施

以

一

記

遠

射

，
皮
球
如
箭

離

弦

直

竄

網

窩

，
以
兩
球

領

前

。
此

時

，
客
隊
反
攻

更

廠

，
但
我
隊
陣
脚
已
穩

,

客
隊
中
鋒
一
次
在
卅
碼

外
施
放

冷

箭

勢

在

必

入

，

但
却
被
黃
澤
祥
飛
身
撲
救

,

皮

球

中

楣

彈

出

，
敵
鋒

再

衝

前

一

射

，
夕
被
歐
偉

光

以

身

一

擋

，
化
險
爲
夷

，
客
隊
在
頻
頻
失
機
下
士

氣

稍

受

挫

折

，
在
接
近
完

半

塲

時

，
我
隊
機
會
再
次

來

臨

，
右
鋒
李
就
得
機
切

入

底

綫

傳

中

，
陳
炳
新
及

時

趕

到

，
衝

頂

入

網

，
再

建

一

功

，
奠

定

勝

基

，
以

三
比0
遙

遙

領

前

，
至
此

上

半

塲

完

。

下
半
塲
甫
開
客
隊
改

變

作

戰

方

式

，
以
長
傳
急

攻

，
發
動
連
串
凌
厲
攻
勢

，
但
我
隊
只
是
有
驚
無
險

O
反
在
十
五
及
三
十
五
分

鐘

，
趁

客

隊

空

擊

進

攻

，

後
起
空
虛
之
際
先
後
由
江

德
周
及
蘇
佑
平
偸
襲
得
手

，
各

入

一

球

，
凑
成
五
比

0
之

數

，
大

勝

一

仗

，
奏

凱

而

歸

。

賽
後
分
析
是
仗
得
失

,

我

隊

爭

勝

最

大

關

鍵

，

是
佔
了

地

利

及

天

時

，
因

爲

我

隊
平
均
身
材
高
大
，

氣

力

充

盈

，
較
宜
在
雨
中

及
濕
滑
塲
地

下

作

戰

，
更

因
客

隊

頻

頻

失

權

，
而
反

被

攻

入.
一
球
，
影
响
其
作

戰

信

心

，
而
我
隊
個
人
射

門
意
識
較
强
亦
是
爭
勝
之

主

因

。
最

後

，
値
得
讚
揚

的
是
雙
方
球
員
未
因
豪
雨

畏

縮

，
在
九
十
分
鐘
之
賽

程

中

，
充
份
發
揮
體
育
精

神

。
茲
列
我
隊
陣
容
：

何
維
寬

湛
偉
南

徐
志
强

(

社
會
一X

工
管
二)
(

社
會
二)

黃
澤
祥

蘇
佑
平

張
徳
樂

江
徳
周

林
啓
業

(

工
管
二)
(

外
文
一)
(

工
管
二X

工
管
二X

工
管
二)

歐

偉

光

陳

炳

新

李

就

(

社
會
一)
(

工
管
二X

工
管
二)

對
賽
隊
伍

紐
西
蘭
代
表
隊

香
港
大
學
醫
學
院
代
表
隊

聖
璐
琦
預
科
代
表
隊

紐
西
蘭
代
表
隊

中
文
大
學
地
理
系
代
表
隊

紐
西
蘭
代
表
隊

聖
璐
琦
預
科
代
表
隊

瑞
昌
足
球
代
表
隊

——

截
止
于
一
九
七
三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足
球
組

勝勝勝負勝負負負勝

五四三二九二0一比 
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數 
o- o三三三四二

心
世
界
所
處
社
會
的
一
切
事
情
，
同

樣

，
一
間
學
校

的

好

壞

，
不
在
於
校
方
而
在
於
學
生
，

一
個
學
生
應

以
自
己
是
學
校
的
一
份
子
而
感
到
榮
幸
，
枝
內
的
任

何

活

動

，
身

爲

學

生

的

要

關

心

，
要
以
學
校
的
事
作

爲

己

事

，
不
能
完
全
不
加
理
會
，
要
學
校
辦
得
理
想

，
必

定

要
學
生
與
校
方
合
作
，
多
向
校
方
提
供
意
見

，
能

有

所

改

良

，
才

能

達

到

理

想

，
所
以
一
份
眞
正

的

學

校

刊

物

，
不
單
是
學
生
的
園
地
，
也
是
學
校
與

學

生

彼

此

溝

通

的

橋

樑

，
它
應
該
是
屬
於
樹
仁
每
一

份

子

的

，
任
何
一
個
學
生
都
可
藉
着
它
自
由
地
發
表

自

己

的

心

聲

，
不
應
受
到
任
何
限
制
，
何

況

，
香
港

色

的

期

望

何
麗
珠

本

校

發

展

中

之

重

要

消

息

一
、
本
校
獲
敎
育
司
專
函
通
知
，
於
本
年
度
升
中
試
揭
暁
後
，
派
遣
合
格

學
生
五
四0
名

來

枝

攻

讀

，
該
批
學
生
將
可
獲
得
政
府
之
三
年
補
助
，
按
其
經

濟

情

況

給

予

免

費

、
半

費

或

減

費

。
同
時
敎
育
司
並
將
予
本
校
以
私
立
受
助
學

校

的

待

遇

，
給

以

財

政

補

助

。

二

、
敎
育
司
另
以
專
函
通
知
本
核
，
建
議
在
香
港
仔
黃
竹
坑
或
柴
灣
地
區

,

無
條
件
撥
地
予
本
校
興
建
一
座
包
括
二
十
四
個
課
室
的
新
校
舍
建
築
費
及

設

備

費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
由
敎
育
司
署
以
免
息
貸
欵
方
式
貸
予
，
可
分
二
十
一

高

度

水

準

，
有
如
一
個
初
生
嬰
兒
一
般
幼
稚
，
但
我

仍

滿

懷

希

望

，
深
信
它
的
水
準
會
一
期
比
一
期
提
高

，

一
期
較
一
期
有
成
績
表
現
，
但

五

期

的

仁

訊

，
究

竟
改
良
了
多
少
？
究
竟
進
步
了
多
少
？
實
在
令
人
懷

疑

。
只

要

翻

閱

「
仁

訊

」
首
先
發
現
到
內
容
貧
乏
得

可

憐

，

一
份
好
的
刊
物
，
除
學
術
性
及
自
由
創
作
的

文

學

作

品

外

，
更
應
包
括
有
其
他
作
品
，
例
如
有
關

國

際

性

的

新

聞

，
世

界

動

態

，
社
會
經
濟
及
社
會
近

況

佈

導

的

文

章

，
因
爲
我
們
是
社
會
的
一
份
子
，
一

個
健
全
社
會
的
建
立
，
負
起
重
大
責
任
應
是
充
滿
朝

氣
與
活
力
的
年
靑
人
，
我
們

是

國

家

的

棟

樑

，
應
關

是

一

個

民

主

的

社

會

，
無
論
言
論
與
出
版
都
是
自
由

的

，
市
民
在
法
律
範
圍
內
可
隨
意
把
個
人
的
意
見
發

表

，
無
須
顧
慮
偏
向
任
何
政
治
及
政
黨
等
。

校

內

刊

物

，
應
完
全
由
學

生

負

責

，
它
不
但
能

發
表
心

愛

的

文

學

作

品

，
也
希
望
能
在
此
討
論
及
剖

析
學
校
甚
至
每
一
國
家
的
問
題
，
這
是
學
生
關
懷
世

事

的

表

現

，
若

批

評

學

校

，
更
是
對
學
校
的
愛
護
及

關

心

的

表

示

，
我
衷
心
的
希
望
同
學
們
多
投
稿
，
共

同
努
力
耕
耘
這
塊
開
闢
不
久
的
田
園
，
使
它
能
開
出

美
麗
的
花
朶
及
甜
美
的
果
子
，
更
希
望
仁
訊
能
眞
正

屬

於

我

們

的

。

後

，

一
致
贊
成
接
受
政
府
建
議
開
闢
第
三
校
舍
，
以
應
付
未
來
發
展
的
需
要
。

三

、
美
國
路
易
士
安
納
州
立
東
北
大
學
繼
去
年
與
本
校
合
辦
授
予
學
分
之

暑

期

課

程

後

，
今
年
將
再
度
携
手
合
作
，
開

辦

「
企
業
管
理
之
方
法
與
程
序
」

另

一

暑

期

課

程

，
期
間
爲
七
月
十
八
日
至
八
月
八
日
，
參
加
者
於
考
試
合
格
後

,

將
由
本
校
與
東
北
大
學
頒
予
證
書
。
龍

專

1

―

-

四

、
本

校

校

董

會

副

主

席

、
開
達
實
業
公
司
董
事
長
丁
熊
照
先
生
，
爲
贊

助
星
系
報
業
公
司
所
主
辦
之
「
星
島
學
生
暑
期
歐
洲
觀
光
團
」

，
特
捐
贈
免
費

獎

額

二

名
(

每
名
港
幣
伍
千
捌
百
元)

，
指
定
由
本
校
甄
選
之
樹
仁
書
院
學
生

獲

得

，
入
選
者
將
可
享
受
免
費
隨
團
遊
覽
歐
洲
七
國
十
四
大
城
市
，
以
廣
見
聞

。
並
經
丁
先
生
蒞
校
甄
審
後
，
結

果

鄧

祺

殷

、
邱

志

淸

獲

選

。

_

五

、
本
校
第
二
週
年
校
慶
暨
畢
業
典
禮
將
於
七
月
十
一
日
假
座
大
會
堂
音

樂

廳

舉

行

，
現
已
由
中
六
舊
生
會
及
大
專
部
各
系
各
級
代
表
成
立
之
籌
備
委
員

會

籌

備

中

。

點

滴

音港樹L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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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

莊

詩

錄

——

庚
戌
靈
灣
總
遊

吳
夭
任
教
授

飛

機

八

韻

鐵

翼

聲

初

振

，
秋

陽

曝

已

烘

，

身

飛

霄

漢

上

，
手

指

海

雲

東

，

凌

宵

殿

臺

殿

凌

霄

五

彩

飛

，
眼

明

還

似
舊
都
歸
，

仙

公

自

餌

丹

砂

去

，
懶

問

蒼

生

是

與

非

。

濟

勝

能

登

月

，
凌

虛

好

御

風

，

力

堪

超

造

化

，
器

自

顯

神

功

，

陪

節

軒

丈

遊

基

隆

仙

洞

巖

泯

盡

華

夷

界

，
行

非

水

陸

中

，

山

川

雖

覺

小

，
宇

宙

竟

何

窮

，

同

作

瀛

洲

客

，
來

尋

仙

洞

巖

，

四

大

元

無

礙

，
諸

天

會

可

通

，

舊

鄕

臨

睨

處

，
惆

悵

但

冥

濛

。

基
隆
海
洋
邮
文
化
園
小
集
、
賦
呈
唐
丈
節

軒

，
並
际
同
座
嚴
子
一
萍
，
精
治
甲
骨
大
字
、

節
大
與
方
大
悟
初
皆
逾
古#

，
暢
論
養
生
之
道

津

梁

疲

佛

力

，
經

咒

和

禽

喃

，

石

鎖

觀

音

塔

，
門

迎

滄

海

帆

，

淸

泉

霑

不

盡

，

一
爲
灌
塵
衫
。

，
故
次
聯
分
及
之
。

廿

年

重

對

眼

逾

靑

，
婦

孺

歡

酣

共L
庭

問

字

還

思

就

龜

契

，
養

生

未

必

餌

仙

苓

，

秋

園

卉

木

初

禁

雨

，
客

舍

杯

盤

偶

聚

星

，

珍

重

向

來

相

許

意

，
白

頭
待
勒
中
與
銘
。

中

研

院

晤

陳

槃

菴

喜

贈

疏

桐

館

靜

挹

秋

陰

，
短

瘦

身

藏

萬

古

心

，

生

擁

百

城

尊

敵

國

，
乍

交

片

語

見

淵

襟

，

編

詩

早

切

維

桑

念

，(

見
贈
所
輯
五
華
詩
苑)

論

學

寧

孤

渡

海

桑

，
我

愛

梅

州

硬

黃

子,

蕭

條

首

共

賞

遺

音

，(

余
以
黃
公
度
傳
稿
請
其
參

訂
)

台
北
實
踐
堂
小
集
，
新

知

善

侶

，
風
雨
同

來

，
詩
酒
與
酣
無
殊
、
青

溪

白

門

，
時

也

，
席

上
賦
呈
萬
谷
惕
君
天
葬
斗
航
惠
原
大
德
宗
烈
樹

芬
端
甫
魏
生
逸
松
，
道
膽
諸
子
。

滄

海

相

逢

舊

國

移

，
座
中
識
面

早

深

知

，

共

看

塵

鬢

非

平

日

，
稍

喜

淸

尊

似

向

時

，

燈

火

乍

親

風

雨

夕

，
艱
危

休

負

鳳

鸞

期

，

秦

淮

儻

憶

停

橈

處

，
與
送

春

歸

唱

竹

枝

。

台

北

至

台

中

道

上

淸

暁

台

中

道

，
微

凉

拂

鬢

緣

，

廿

年

經

聚

訓

，
萬

綠

繞

山

川

，

宿

雨

沾

烟

突

，
秋

風

動

蔗

田

，

茫

茫

平

野

外

，
無

語

送

飛

鳶

。

別

賴

之

權

次

送

別

原

韻

小

聚

更

分

手

，
滄

波

明

淚

光

，

相

思

夢

來

往

，
別

意

海

深

長

。

舊

國

歸

何

日

，
秋

心

共

一

觴

，

浮

生

幾

離

合

，
不

用

結

愁

賜

。

阿

里

山

行

日

月

潭

泛

舟

澄

潭

一

碧

晚

淸

初

，
山

色

湖

光

互

吸

嘘

，

異

代

無
庸
比
西
子
，
眼
前
風
貌

更

誰

如

，

小

舫

輪

機

軋

軋

開

，
更

無

雙

槳

與

徘

徊

，

臨

波

一

瞥

船

娘

影

，
風
送
山
歌
水
面
來
。

玄

光

寺

靑

龍

山

色

接

湖

頭

，
水
月
松
風
處
處
幽

佛

法

本

無

人

我

相

，
可
知

靈

骨

爲

誰

留

，

「
山

上

有

塔

、
奉

玄

奘

法

師

靈

骨

。
」

碧

潭

鎮

索

橋

同

賴

之

權

長

橋

繫

鎮

索

，
下

懷

潭

水

深

，

第

壁

翻

夕

照

，
迴

波

激

淸

香

，

僧

歸

木

魚

響

，
客

近

浴

鳧

沉,

俯

仰

各

頭

白

，
微

風

秋

入

林

。

指

南

宮

車

聲

曲

折

繞

嚴

蟻

，
望

北

緣

何

却

指

南

，

我

自

慣

看

興

廢

事

，
未

須

杯

竣

向

神

探

。

何洞終五我炎車晨高層宵鷄夜登雖我遺吾象就孤暮乃餘傳更渡俄上霜歷旋始隧危峨軌路山檜徐低龍草偶下危山須行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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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途

•

普<

金

原

著

陳

中

幹

譯

月
亮
報
難
地

穿

過

雲

霧

的

波

浪

，

淒
慘
的
光
輝

洒
在
林
邊
悲
涼
的
空
地

上
O

x

X

三
馬
雪
撬
飛
馳
在

冬
天

寂

寞

的

道

路

上

，

孤
獨
單
調
的
鈴
聲

總
在
令
人
脆
倦
地
作
响

參
觀
香
港
第
二
届
一

全

港

西

畫

展
y

甲

辰

秋

•

丁

于

《

~

海

上

風

濤

急

。(

恰

颱

風

過

港)

。
靜

室

蘊

淸

芬z

。
萬

象

流

毫

端

。
遐

思

逐

烟

塵

。
慧

心

竟

著

跡

。X

眞

幻

幻

幻

眞

。
浩

瀛

崖

一

角

。
有

芝

石

上

生

。
靈W

秀

遽

賦

形

。
孕

基

千

年

根

。
嘘

氣

貫

造

化

。
呼

嗡2

已

鯨

噴

。
點

染

蛻

易

色

。
掀

袖

野

馬

奔

。
逸

姿

凌
~

蒼

冥

。
仁

意

惜

冬

春

。
陋

巷

芳

卿

隙

。
勞

者

晚

歌
~

吟

。
霞

飛

興

蟲

鳴

。
崛

曲

益

吾

文

。
十

載

指

成

劍
(

。
畫

盡

兜

率

雲

。

5

香
港
大
會
堂
二
樓
的
婚
姻
註
册
處

，
相
信
人
所
共
知
的
一
個
摩
登
月
老
廟

，
但
除
了
是
爲
登
記
註
册
的
「
准
夫
婦

」
及
其
有
關
親
人
到
過
外
，
很
少
人
會

無
緣
無
故
到
這
裏
來
的
。

婚
姻
註
册
處
是
專
爲
準
備
結
婚
的

男

女

而

設

的

，
當
一
對
戀
愛
成
熟
而
又

需

要

結

婚

的

男

女

，
便
要
到
這
裏
來
進

行

登

記

手

續

，
才
被
承
認
爲
合
法
婚
姻

,

受

法

律

的

保

障

。
登

記

時

，
男
女
雙

方
要
携
帶
其
身
份
證
及
相
片
，
到
註
册

處

去

，
在
入
口
的
左
方
一
張
辦
公
枱
上

，
先
寫
下
男
或
女
方
的
姓
名
，
註
册
處

的
職
員
便
會
爲
他
們
按
次
序
登
記
註
册

X

X

在
車
夫
悠
長
的
歌
聲

裏

，

一
種
親
切
的
音
調
，

好
像
來
自
故
鄕
；

忽

兒

快

活

、
雄

壮

，

忽
兒
又
唱
出
心
底
的

哀

傷

。X

X

沒
有
一
點
燈
火
的
微

光

，
沒
有
一
座
昏
暗
的
木

房

；
迎

面

而

來

的

，
只
有

荒

原

、
大

雪

，

迎

面

而

來

的

，
只
有

紀
錄
里
程
的
木
樁
。

，
他

們

有

些

手

拉

着

手

，
相

視

而

笑

，

憧
憬
着
未
來
美
滿
幸
幅
的
生
活
，
有
些

剛

正

襟

危

坐

，
連
大
氣
都
不
敢
統
一
下

，
但

儘

管

如

此

，
仍
掩
不
住
內
心
的
興

奮

與

喜

悅

情

緖

。
這

時

，
整
個
註
冊
處

內

都
充
滿
了
柔
情
蜜
意
，
卽
是
非
當
事

人

，
置

身

其

間

，
都
會
受
這
環
境
所
感

染

，
內
心
昇
起
了
無
限
的
温
馨
。

好
容
易
才
等
到
註
册
處
的
職
員
唱

出

自

己

的

姓

名

，
那
准
新
郞
的
反
應
往

往

比

較

快

捷

，
立
刻
從
座
位
上
彈
起
來

，
牽

着

准

新

娘

的

玉

手

，
三
步
拼
作
兩

步

，
往

辦

公

室

便

走

。

在
註
冊
處
的
登
記
人
員
，
大
都
是

香
港
婚
姻
護
册
處
一

無
名
氏

有

——
感

齊棣

已
厭
倦
了

那
些
柔
膩
的
黃
昏

那
些
星
沉
月
落

太
陽
之
下

已
沒
有
嬌
窕

和
熾
熱

陰
霾

只
是
層
層
灰
幕

豪
雨
下

點
滴
都
是
重
重
打
撃

X

X

都
厭
倦
了

那
些
細
緻
的
關
懷

那
些
殷
切

而
煩
瑣
的
叮
囉

什
麽
比
温
情

更
令
人
感
到
桎
梏

X

X

愛
是
牢
籠

竹

，
妳
可
知
道
我
現
在
做
着
什
麼
？

我
現
在
在
一
堆
所
謂
「
成

長

的

人

」
裏
跟
他
們
做

着

那

些

所

謂

「
成
長
的
人
所
應
做
的
事
」
——

談
人
生

、
談

命

運

、
談

哲

學

、
談

讀

書

、
談

做

人

、
談

…
…

我
現
在
正
扮
演
着
一
名
傻
瓜
、
妳
知
道
嗎
？

只

有

妳

、
可
作
我
傾
訴
的
對
象
——

我

受

委

屈

時

、
可
向
妳
滔
滔
不
絕
的
發
洩
我
的
不

平

！
我

高

興

時

、
可

和

妳

一

起

笑

、

一
起
鬧
！

我

不

必

聽

敎

訓

、
聽
人
生
哲
理
」
、
正
如
其
他
的
人

對

我

那

樣

。

一

仁

，
只
有
和
妳
一
起
時
我
沒
有
憂
鬱
、
沒
有
愁
悶

，
因
爲
妳
像
一
株
忘
憂
草
、
永
遠
生
活
在
快
樂
的
土
壤

中

、
那

「
煩

悶

」
的
元
素
永
遠
對
妳
起
不
了
作
用
。

但

願

，
我
也
受

了

妳

的

影

响

，
永
遠
都
是
那
麽
天

眞

那

麽

快

樂

，
生

活

在

被

人

呵

護

、
被
人
疼
愛
的
世
界

心

赤

子

裏

，
不
知
憂
愁
爲
何
物
！

但

、
事

實

卻

不

然

，
我

倆

不

斷

的

長

大

，
亦
逐
漸

嚐

到

憂

愁

的

滋

味

，
我
潛
在
那
不
大
樂
觀
的
性
格
愈
加

明

朗

，
我

不

願

意

，
我
不
願
意
現
在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

我
不
願
意
現
在
感
情
的
寄
托
。
有
人
說
成
長
是
一
件
好

事

、
我

則

不

然

，
我
想
卽
使
要

我

成

長

，
那
該
是
一
件

痛
苦
的
事
！

再

沒

有

人

疼

愛

，
再
沒
有
人
呵
護
了
！
他
們
看
我

是

成

長

了

，
是
獨
立
了
！
但

是

我

不

能

做

到

，
我
願
繼

續

和

你

一

起

笑

，

一
起
鬧
——

跟

以

前

一

樣

，
仍
然
是

那
麽
不
知
天
高
地
厚
！

可

是

，
永
無
可
能
！

我
天
眞
的
笑
容
呢
？
有
誰
可
接
受
？

我
不
覊
的
行
爲
呢
？
有
誰
可
呼
應
？

啊
！

與

其

「
成

長

」
而

喪

失

一

切

，
無

寧

讓

「
幼

稚

」

保
持
着
永
恒
！

的

。
當

然

，
絕
大
多
新
到
婚
姻
註
册
處

登

記

的

男

女

，
對
此
等
手
續
的
辦
理
是

缺

乏

經

驗

，
所
以
在
踏
進
註
册
處
的
門

檻
時
，
他
們
的
表
現
到
很
不
自
然
，
彷
彿

全
港
四
百
多
萬
人
的
眼
睛
都
集
中
在
他

倆

的

身

上

，
於

是

一

進

門

，
便
慌
忙
找

個

偏

僻

的

位

置

坐

下

。
由
於
他
們
都
是

「
初

到

貴

境

」

，
往
往
不
知
道
要
進
門

時

寫

下

姓

名

，
才
按
次
登
記
的
手
續
。

固

此

很
多
要
苦
候
多
時
，
才
被
註
册
處

的

職

員

發

現

，
然
後
向
他
們
解
釋
一
番

>

才
知
道
是
什
麽
一
囘
事
？

寫

下

了

姓

名

，
又
坐
囘
原
位
等
候

女

性

，
可
能
由
於
每
日
接
觸
很
多
登
記

的

男

女

，
對
這
些
情
景
習
已
爲
常
，
面

對
新
人
的
忸
怩
神
態
，
亦

無

動

於

衷

，

面

上

表

情

木

然

，
與
新
人
們
的
緊
張
表

現

，
相

映

成

趣

。
也
許
他
們
會
覺
得
摩

登
月
老
在
與
他
們
想
像
中
的
月
老
慈
祥

笑
容
竟
有
如
許
不
同
之
處
。

一
切
手
續
辦
妥
後
，
新
人
都
如
釋

重
負
地
舒
了
一

口

氣

，
雙
雙
步
出
註
册

處

的

大

門

，
大

家

的

手

緊

牽

着

，
互
相

偎

倚

着

，
內

心

的

喜

悅

與

甜

蜜

，
及
豈

是
局
外
人
所
能
體
會
的
呢
？
相
信
這
時

刻
應
該
是
他
們
感
到
最
幸
福
，
最
快
樂

的

一

刻

了

。

當
我

唸

中

學

的

時

候

，
每
週
都
要

寫

讀

書

報

吿

，
因

爲

習

以

爲

常

，
很
快

就

把

要

點

記

下

來

，
現
在
筆
已
經
生
銹

，
指

頭

已

經

僵

硬

，
寫
讀
書
報
吿
亦
被

視

作

苦

差

，
何
况
我
亦
不
想
將
羞
家
的

讀

書

心

得

寫

出

來

，
不
如
寫
點
生
活
瑣

事
吧
！我

時

時

有

一

個

感

覺

，
我
總
覺
得

商
管
會
計
系
二
年
級
是
一
個
『
養
肥
人

』
的

地

方

，
大
家
或
許
會
奇
怪
我
何
出

此

言

？
其

原

因

十

分

簡

單

，
因
爲
我
們

有
一
切
致
肥
的
條
件
——

食

和

笑

。

我
們
每

週

上

課

五

天

，
而
每
天
都

有

一

節

空

下

來

，
這
五
個
空
堂
自
然
被

我

們

利
用
來
購
買
食
物
，
故
每
逢
空
堂

的

時

間

，
成
和
道
上
就
多
了
一
批
手
持

麵

飽

，
嘴
嚼

魚

旦

的

行

人

。

我
們

班

人

數

頗

多

，
且
因
爲
選
修

的

科

目

大

致

相

同

，
故
大
家
接
觸
傾
談

的

機

會

亦

甚

多

，
同
學
間
的
互
相
談
笑

，
不
免
產
生
許
多
笑
話
，
兼

且

，
我
們

班

有

很

多

『
大

笑

姑

婆(

姑

公
)

』

，

爲
一
點
小
事
就
大
笑
一
輪
，
笑
得
前
俯

後

仰

，
兼
且
我
們
有
捧
塲
的
好
風
度,

看

見

人

家

笑

，
自

己
也
凑
興
笑
一
份
，

於
是
笑
聲
整
天
不
絕
於
耳
。

旣
然
有
齊
致
肥
的
一
切
條
件
，
照

理
我
們
那
系
的
同
學
個
個
都
應
該
肥
頭

大

耳

至

合

符

原

則

，
然
尤
幸
天
公
造
美

，
我
們
只
有
很
小
撮
同
學
被
列
入
重
磅

之

列

，
當
然
我
是
這
小
撮
的
中
堅
份
子

喇

。

香港樹仁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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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文

季

黄
思
騁
教
授

讀

古

人

著

作

，
發
覺
其
中
的
許
多
數
字
，
往
往
只

能
代
表
一

種

概

念

，
不
常
與
實
際
情
形
符
合
。
李
白
的

「
白
髮
空
垂
三
千
丈
」
固
無
是
數
字
意
念
的
誇
張
，
陶

淵

明

的

「
誤

落

塵

網

中

，

一
去
三
十
年
」

，
同
樣
不
合

實

情

。有

許

多

人

爲

「
一
去
三
十
年
」
這
句
話
大
做
文
章

,

翻
查
陶
淵
明
的
生
平
，
認
爲
三
十
應
是
十
三
或
者
二

十

之

談

。
因
爲
陶
淵
明
作
彭
澤
令
大
約
是
三
十
四
歲
，

而

寫

「
歸

園

田

居

」
當
在
辭
去
縣
令
後
不
久
。

一
個
三

十

多

歲

的

人

，
怎
能
誤
落
塵
網
三
十
年
？

這
些
先
生
們
的
考
據
癖
的
確
令
人
欽
佩
，
做
學
問

一
絲
不
苟
，
但
他
們
却
沒
有
注
意
到
，
我
們
是
一
個
重

視
槪
念
而
不
重
視
實
際
的
民
族
，
至
少
在
語
文
上
如
此

。
所
有
在
古
文
中
涉
及
到
數
字
的
地
方
，
幾
乎
都
是
槪

念

化

的

。
如
果
我
們
要
認
眞
去
鑽
硏
的
話
，
便
會
一
無

所

得

。
我
們
不
但
用
在
文
學
上
的
數
字
槪
念
念
化
，
就

是
實
際
生
活
亦
復
如
此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中
國
人
對
某

些

數

字

特
別
喜
歡
，
那

就

是

一

、
三

、
七

、
九

、
十

、

三

十

六

、
七

十

二

、
一
百
零
八
、

一
千
、
十

萬

八

千

。

「
三

」
字

在

我

們

口

頭

用

得

特

別

多

許

多

地

方

好
像
沒
有
它
就
無
法
表
達
，
甚

麽

三

，
三

，
三

生

、
三

代

、
三

優

、
三

光

、
三

多

、
三

江

、
三

牲

、
三

冬

、
三

思

、
三

魂

、
三

軍

二

二

請

、
三

敎

、
三

綱

、
三

族

、
三

態

、
三

不

朽

、
三

姑

六

婆

、
三

宮

六

院

、
三

對

六

面

、

三

長

兩

短

、
三

脚

兩

步

、
三

從

四

德

、
三
頭
六
臂
…
…

等

等

，
都

要

用

到

三

字

。
固

然

，
有
時
所
代
表
的
意
義

的

確

是

三

，
但

有

時

却

不

是

。
比

方

說

，
三
三
兩
兩
代

表

稀

少

，
代

表

零

落

，
那
末
何
不
用
兩
兩
一
一
？
三
脚

兩

步

代

表

快

捷

，
何
不
用
一
脚
兩
步
？
三
姑
六
婆
何
不

用
二
姑
四
婆
？
張
三
李
四
何
不
用
張
五
李
六
？

一
日
不

見

，
如

隔

三

秋

，
何

不

說

二

秋

、
四
秋
？
這
中
間
完
全

是
一

個

傳

統

習

慣

，
不
一
定
能
講
出
道
理
來
的
。
我
個

人
以
爲
三
字
的
發
音
比
較
它
前
面
的
一
和
二
爲
易
，
又

較

後

面
的
四
字
爲
易
，
所
以
我
們
選
擇
用
三
這
個
數
字

。
直

到

現

在

爲

止

，
在
我
們
的
用
語
裏
依
然
說
「
三
兩

天

之

內

」

，
「
三
番
四
次
」

、
「
三
五
成
羣
」

、
「
三

請

四

請

」
…
…
這

類

的

話

，
而

不

用

一

二

打

頭

，
這
是

由
於
習
慣
使
然
。

我
們
的
語
言
中
還
喜
歡
用
七
，
頗
合
基
督
敎
的
習

慣

，
但
當
然
與
那
個
無
關
。
我

們

說

「
七
零
八
落
」

，

「
七

手
八
脚
」

，
「
七

顚

八

倒

」

、
「
七
級
浮
屠
」
…

…
都
顯
示
出
我
們
對
這
個
數
字
也
有
好
感
，
六
就
沒
有

這

樣

的

優

遇

。

我
們
喜
歡
三
十
六
和
七
十
二
，
不
知
基
於
何
種
原

因

，
我
們
只
知
道
它
們
都
是
三
的
倍
數
。
水
滸
傳
三
文

六

天

罡

，
七

十

二

地

煞

，
合

共

一

百

零

八

。
我
想
這
不

是
施
耐
庵
個
人
的
喜
愛
，
而
是
中
國
人
共
同
的
愛
好
。

我

個

說

「
三
十
六
行
」

、
「
三
十
六
着
」

，
早
成
習
慣

O

有
些
叫
上

上

載

，
說

孔

子

「
化

三

千

，
七

十

士

」

•
，
又
根

ra.rB
的
說
測3
說
是
有
七
十
二
個
比
較
得
意

的

弟

子I°I
照
我

的

想

像

，—
孔

縣

老

家

"

，

又
不
是

AI
口
集.
中

的

地

方*

要
在
那
種
環
境
裏
數
出
三

千
個
學
生
來
是
不
容
易
的
。
要
知
道
孔
子
所
辦
的
不
是

一
間
學
枝
，
而
當
時
的
敎
育
又
不
普
及
，

一
間
屋
子
裏

所
能
容
納
的
人
也
十
分
有
限
。
而

且
在
我
的
理
解
中
，

他
的
學
生
是
永
不
畢
業
的
，
他
們
在
一
起
探
討
學
問
，

更
會
影
响
到
後
來
的
學
生
。
所

以

稱

的

「
化

三

千

」

，

也
只
是
後
人
所
加
上
去
的
一
個
槪
念
化
的
數
字
。
至
於

七

十

二

，
就
是
去
翻
查
整
本
論
語
，
也
不
能
對
證
是
否

有

這

麽

多

人

，
它
是
個
抽
象
數
字
。

遠

的

不

說

，
就

說

近

的

，
黃
花
岡
七
十

二

烈

士

，

根

據

各

種

文

献

，
都
認
爲
確
實
數
字
無
往
查
考
，
有
些

烈
士
甚
至
連
姓
名
都
不
知
道
。
因

爲

在

舉

事

之

前

，
並

沒
有
長
遠
和
周
詳
的
計
劃
，
而
出
發
時
的
處
境
又
大
爲

不

佳

，
因
此
這
批
原
應
留
名
的
英
雄
，
不
但
有
人
沒
有

留

下

姓

名

，
連
正
確
的
數
字
都
查
不
到
。
因
此
所
謂
七

十

二

烈

士

，
大
槪
也
是
符
合
我
們
的
語
文
習
慣
作
出
來

的

結

論

。

在

中

國

古

代

，
是
個
純
農
業
的
社
會
，
數
字
對
人

生
原
沒
有
像
現
在
這
般
的
重
要
。
現

在
我
們
說
房
捐(

香

港

說

差

餉)

每
個
月
七
十
八
元
一
角
半
，
電
話
費
每

季
五
十
八
元
七
角
五
分
，

一
點
也
不
能
差
錯
。
但
在
古

代

，
尤

是

在

文

學

中

，
我
們
只
要
能
表
現
一
種
槪
念
就

行

了

。陸

放

翁

寫

「
夢
斷
香
銷
二
十
年
」

，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實
際
可
能
是
十
八
年
或
二
十
二
年
，
二
十
只
表
示
有

二
十
年
這
麽
久
遠
，
而
不
是
眞
正
二
十
年
。
在
文
學
上

，
尤

其

是

詩

，
數
字
本
來
不
妨
槪
念
化
。
如

果

寫

「
夢

斷
香
銷
十
九
年
」
或

者

「
夢
斷
香
銷
廿
三
年
」

，
不
但

詩

律

不

容

許

，
而
且
文
字
反
而
沒
有
美
感
。
因
此
古
人

寫

「
一
去
三
十
年
」

，
「
白
髮
空
垂
三
千
丈
」

，
「
十

午

一

覺

揚

州

夢

，
「
後
宮
佳
麗
三
千
人
」

，
「
五
千
貂

錦
喪
胡
塵
」

，
「
祜
杆
夜
千
家
」

，
「
藍
水
遠
從
千
澗

落

」

，
「
三
萬
里
河
東
入
海
」

，
「
丹

心

一

寸

灰

」

，

「
欲

窮

千

里

目

」

，
「
白
雲
千
載
空
悠
悠
」
…
…
等
等

*

都

是

同
一
表
現
手
法
。

我

們

有

一

生

二

，
二

生

三

，
三

生

萬

物

的

說

法

，

所
以
三
字
在
我
們
的
語
文
中
佔
着
十
分
神
奇
的
地
位
，

它
可
以
代
表
多
於
一
和
二
的
小
數
，
又
可
以
代
表
衆
多

多

的

事

物

。
伸

展

開

來

，
它

的

倍

數

九

，
三

十

六

，
七

十

二

，
八

十

一

，

一
 O
八

，
十

萬

八

千

，
也
成
了
常
用

的

數

字

。

我
們
的
古
人
在
用
到
一
個
無
法
想
像
的
龐
大
數
字

的

時

候

，
似

乎

只

能

用

「
十

萬

八

千

」
來

代

表

，
孫
悟

空
的
一
個
跟
斗
是
十
萬
八
千
里
，
說

相

差

甚

遠

也

說

「

相
去
十
萬
八
千
里
」

，
却
下
說
兆
億
或
者
百
萬
千
萬
，

我

以

爲

在

古

代

，
這
些
數
字
已
經
足
用
，
不
必
像
現
代

語

文

一

般

，
在
這
上
面
計
較
了
。

中
國
音
樂
在
香
港

淸
平

數

年

前

，
在
大
會
堂
的
音
樂
會
預
吿
表
上
，
你
很

難
找
到
一
個
中
國
音
樂
的
演
奏
會•
，
假
如
你
提
着
一
個

二
胡
跑
到
街
上
去
，
人
們
會
對
你
投
以
奇
異
的
眼
光
。

在

很

多

人

心

目

中

，
粤

曲

粤
劇
就
是
中
國
音
樂
，
而
這

些
都
是
上
了
年
紀
的
人
的
玩
意
，
特
別
是
年
靑
的
一
輩

，
他
們
覺
得
粤
曲
是
陳
舊
而
婆
媽
的
東
西
，
沒
有
一
點

兒

振

作

，
加
以
流
行
音
樂
年
前
當
時
得
令
，
而
粤
劇
亦

漸

趨

衰

落

，
故
此
大
有
一
蹶
不
振
之
感
。

本
來
香
港
人
大
部
份
是
廣
東
人
，
故
此
他
們
認
爲

中
國
音
樂
就
只
是
粤
曲
。
這

也

難

怪

，
因
爲
他
們
所
接

觸

到

的

就

只

是

這

些

，
但
事
實
上
中
國
之
地
方
性
音
樂

，
種

類

繁

多

，
可

謂

不

勝

枚

舉

，
粤
曲
只
是
百
中
其
一

吧

了

，
若
我
們
以
爲
粤
曲
就
是
中
國
音
樂
的
代
表
，
亦

可
謂
是
井
底
之
蛙
了
。

誠

然

，
粤
曲
衰
落
于
數
年
前
是
事
出
有
因
的
，
在

商

業

的

競

爭

下

，
粗
製
濫
造
是
它
們
的
致
命
傷
，
這
個

情
形
亦
可
由
粤
語
影
片
之
崩
潰
見
之
。
但
這
二
三
年
來

，
中
國
音
樂
在
香
港
有
了
很
大
的
發
展
，
學
校
紛
紛
成

立

國

樂

隊

，
各
種
中
國
音
樂
團
體
和
音
樂
社
相
繼
成
立

，
很
多
人
也
許
會
說
這
是
由
於
現
在
正
流
行
中
國
熱
吧

，
但
事
實
並
非
如
此
簡
單
，
我
們
試
作
一
較
深
入
的
體

會

，
當
會
發
現
到
它
的
原
由
。

首
先
在
香
港
校
際
音
樂
節
中
，
我
們
發
現
中
國
音

樂
的
比
賽
歷
史
並
不
長
久
，
只
是
十
年
左
右
的
事
，
但

年
靑
的
一
輩
却
是
最
能
發
揮
力
量
的
一
羣
，
參
加
比
賽

的
人
數
一
年
的
比
一
年
的
增
加
，
而
後
起
之
秀
亦
不
斷

的

崛

起

，
故
此
風
氣
已
可
見
是
慢
慢
地
普
遍
了
，
特
別

是

近

二

三

年

來

，
玩
中
國
樂
器
的
人
是
顯
著
的
増
加
了

，
年
靑
的
一
羣
是
最
有
衝
勁
的
，
他
們
現
在
已
成
熟
多

了

，
發
揚

中

樂

的

重

任

，
他
們
亦
勉
强
可
以
分
担
起
來

•
，
其
次

，
每
種
音
樂
皆
有
其
獨
特
風
格
和
民
族
色
彩
，

相
信
沒
有
人
會
否
認
當
你
聽
到
自
己
國
家
的
音
樂
時
，

，
你

會

有
倍
覺
親
切
之
感
，
故

此

，
當
中
樂
在
香
港
漸

漸

普

遍

後

，
發
展
起
來
亦
特
別
迅
速
，
再
談
到
中
國
熱

的

問

題

，
它
雖
然
不
是
很
大
的
因
素
，
但
亦
起
了
一
定

的

作

用

，
再
者
中
國
大
陸
在
近
年
來
推
出
了
多
部
改
良

的

京

劇

、
舞

劇

等

，
它

的

成

敗

得

失

，
在

現

時

來

說

，

雖

然

尙
算
言
之
過
早
，
但
肯
定
的
是
它
已
給
人
一
種
耳

目

一

新

的

感

覺

，
至
少
待
香
港
人
看
到
一
些
粤
曲
以
外

的

中

國

音

樂

，
破
除
他
們
短
淺
無
知
的
眼
光
，
把
他
們

帶
至
中
國
音
樂
的
另
一
個
地
域
去
。

當

然

，
中
國
音
樂
在
香
港
近
年
得
以
發
展
的
原
因

很

多

，
以
上
所
說
的
只
是
其
中
之

二
一
點
吧
了
，
但
無

論

如

何

，
站
在
一
個
中
國
人
的
立
塲
來
說
，
假
如
他
有

力

量

的

話

，
是
應
該
在
發
揚
自
己
國
家
的
東
西
方
面
盡

一
點
棉
力
的
。
最

後

，
筆
者
謹
希
望
中
國
音
樂
能
夠
更

加
發
揚
光
大
起
來
；
不
知
樹
仁
的
老
友
記
們
有
此
興
趣

否

？

余

愛

讀

五

七

言

詩

，
尤

愛

唐

宋

之

名

家

，
如
李
白
之
雄
才
奇
偉
、
杜

甫

之

渾

涵

汪

茫

、
李
商
隱
之
艷
情
綺
語
、
蘇
軾
之
俊
逸
精
深
、
及
陸
游
之

憤
慨
激
昂.
.
.

自
以
爲
吾
國
詩
中
之
大
家
，
而
除
上
述
數
人
外
，
無
出

其

右

；
然
自
得
吳
老
師
贈
以
元
遺
山
評
傳
，
觀

讀

數

遍

，
若

有

所

悟

，
知

詩

自

李

杜

後

，
至

金

時

，
元
好
問
亦
爲
詩
中
之
一
大
家
。
於
金
史
遺
山
傳

中

，
言
遺
山
詩
上

薄

風

雅

，
中

規

李

杜

，
在

諸
大
家
以
外
，
另
闢
廉
悍
沉

摯

。
由

此

可

見

，
遺
山
詩
豪
放
邁
往
之
風
格
，
爲
後
世
興
亡
感
慨
一
派
另

闢

新

意

，
實
爲
詩
壇
上
之
另
一
異
軍
突
起
。

先

言
遺
山
之
古
體
詩
，
據

郝

經
稱
遺
山
五
古
，
以
五
言
雅
爲
正
。
從

其

作

品

中

可

知

，
其
對
杜
詩
致
力
極
深
之
外
，
而
對
陶
淵
後
與
白
居
易
之

天

然

眞

淳

氣

質

，
皆
下
過
深
刻
之
工
夫
，
可
謂
得
其
自
然
天
趣
之
妙
處
；

愚
以
爲
其
對
李
白
之
風
骨
，
猶

有

存

者

。
如
其
詩
前
飮
酒
云
：

「
西
郊
一

畝

宅

，
閉

門

秋

草

深

。
牀

頭

有

新

釀

，
意

愜

成

孤

斟

。
舉

杯

謝

明

月

，
蓬

什
畢
肯
相
臨
。
願

將

萬

古

色

，
照
我
萬
古
心
。
」
首
二
句
爲
田
園
景
色
，
有

陶
淵
明
樸
素
之
氣
息
；
然

讀

後

數

句

，
則
與
詩
仙
李
白
之
風
格
更
爲
相
近

，
如
三
四
兩
句
意
謂
獨
飮
無
伴
，
此
與
李
白
詩
月
下
獨
酌
中
之
「
花
間
一

壺

酒

，
獨

酌

無

相

親

。
」
不

希

而

同

，
皆
是
在
月
下
孤
零
暢
飮
；
而
五
六

兩

句

中

之

「
舉

杯

謝

明

月

，
證
卄
畢
肯
相
臨
。
」
與

李

白

上

詩

中

之

「
舉
杯

邀

明

月

，
對

影

成

三

人

。
」
有

若

同

出

一

轍

，
於
最
後
兩
句
中
之
豪
放
邁

逸

，
更

有

李

白

之

遺

風

。
故
遺
山
詩

祖

李

白

，
此
其
一
證
也
。

然
遺
山
之
古
體
詩
中
，
七
言
尤
勝
於
五
言
；
觀

其

原

因

，
蓋
七
言
能

變

化

，
能

深

折

，
較

五

言
規
模
雅
正
，
自

是

不

同

也

。
遺

山

七

古

，
郝
經

謂

其

「
出
奇
於
長
句
雜
言
」

。
且
其
七
古
筆
力
之
雄
厚
氣
勢
，
足
以
與
東

坡

分

庭

抗

禮

，
試
觀
遺
山
之
西
園
詩
云
：

「
百
年
此
地
旃
車
發
，
易
水
迢

迢

雁

行

沒

。
梁
門

迴

望

繡

成

堆

，
滿
面
黃
沙
哭
燕
月
。
榮
榮
一
炬
殊
可
憐

，
膏
血
再
變
爲
灰
烟
。
富

貴

已

經

春

夢

後

，
典
刑
猶
見
靖
康
前
。
」
此
詩

乃
金
宣
宗
興
定
四
年
所
作
，
時
遺
山
已
卅
一
歲
；
此
詩
是
有
感
於
宋
靖
康

間

，
金
人
入
汴
虜
二
帝
宗
室
北
去
事
，
繁

華

如

夢

，
却
不
料
隨
後
之
金
國

也
遭
受
同
樣
之
悲
哀
。
其

中

筆

力

之

雄

勁

，
有
東
坡
所
不
及
也
。

遺
山
除
對
古
體
詩
表
現
出
致
深
之
功
力
外
；
而
近
體
詩
之
成
就
，
爲

人

所

共

喩•
，
其

中
尤
以
七
律
更
具
奇
特
。
其

沉

摯

悲

涼

，
自
成
聲
調
之
一

派

，
盡
表
於
七
律
詩
之
中
。
從
近
體
詩
作
輕
重
高
下
之
衡
量
，
當
以
七
律

爲

首

，
其

次

七

絕

，
再

次

爲

五

律

。
今

愚

列

舉

七

律

於

后

，
作
爲
對
遺
山

七

律

詩

之

認

識

，
雖

未

盡

窺

全

豹

，
但
亦
畧
可
知
一
二
矣
。

如
遺
山
詩
答
郭
仲
通
云
：

「

一
樽
何
意
復
同
傾
，
亂
後
眞
疑
隔
死
生

。
吐
氣

無

妨

出

芒

角

，
忍

窮

尤

喜
見
工
程
。
千

年

老

檜

盤

根

古

，
十
丈
寒

潭

照

瞻

淸

。
凜

凜

風

期

望

吾

子

，
不
成
隨
例
只
時
名
。
」
首
二
句
言
亂
後

重

逢

，
仿

如
隔
世
；
此
與
杜

甫

詩

羌

村

中

「
…
…
世

亂

遭

飄

蕩

，
生
還
偶

然

遂

。
…
…

」
有

異

曲

而

同

工

之

妙

，
故
曰
遺
山
詩
有
少
陵
風
骨
，
實
屬

不

虛

。
而

三

句
則
有
豪
氣
十
分
，
氣

慨

萬

千

之

感

。
四
句
更
是
節
士
忍
窮

，
自

見

工

夫

，
有

貧

賤

不

能

移

之

骨

氣

，
此

乃

少

陵

遺

風

。
五
六
兩
句
則

是

千

古

名

句

，
筆
力

渾

厚

；
喩

出

節

慨

，
頗

爲

入

木

三

分

，
感
人
肺
腑
；

結
二
句
則
以
大
義
相
責
，
相

期

以

待

，
以

能

保

氣

節

，
毋

負

時

名

，
由
是

觀

之

，
此
詩
乃
非
普
通
酬
答
之
作
，
整

篇

骨

幹

挺

拔

，
廉

悍

逼

人

，
此
乃

遺
山
之

特

長

也

。

由

上

詩

可

知

，
從

其

風

格

與

內

容

，
宗

李

杜

之

遺

風

，
誠
如
元
人
徐

淺

談

元

遺

山

詩

鄭
樹
德

世
隆
之
遺
山
集
序
云
：

「
遺

山

詩

祖

李

杜

，
律

切

精

深

，
而
有
豪
放
邁
往

之

氣•
，
樂

府

則

淸

雄

頓

挫

，
閑

婉

瀏

亮

，
體

製

最

備

。
又

能

用

俗

爲

雅

，

變

故

作

新

，
得

前

輩

不

傳

之

妙

，
東
坡
稼
軒
而
下
不
論
也
。
」
由
此
可
見

遺
山
詩
之
風
骨
矣
。

現

存
之
元
遺
山
詩
注
，
爲
元
人
張
德
輝
類
次
，
淸
人

施

國

祁

注

本

。

七
律
共
三
百
二
十
七
首
。
而
曾
國
藩
選
十
八
家
詩
鈔
，
單
選
遺
山
七
律
一

百

六

十

二

首

，
可
見
其
七
律

之

精

妙

，
爲
古
今
有
目
共
賞
之
佳
作
；
故
此

，
余
對
元
遺
山
七
律
作
進
一
步
之
了
解
；
今
再
列
一
首
於
后
以
明
之
：

雨
後
丹
鳳
門
登
眺
云
：

「
降

闕

遙

天

霽

景

開,

金

明

高

樹

晚

風

迴

。

長

虹

下

飮

海

欲

竭

，
老

雁

叫

羣

秋

更

哀

。
切

火

有
時
歸
變
滅
，
神
嵩
何
計

得
飛
來
？
窮

途

自

覺

無

多

淚

，
莫
傍

殘

陽

望

吹

臺

。
」
此
時
是
金
哀
宗
正

大

八

年

四

月

，
蒙

古

陷

岐

陽

，
此
詩
乃
是
年
所
作
。
首
二
句
言
汴
京
宮
闕

景

色

；
三
四
句
則
意
義
重
大
，
且
爲
千
古
名
句
。
虹
乃
天
地
之
邪
氣
喩
蒙

古

，
飮

海

欲

竭

，
謂

其

肆

虐

不

已

。
老
雁
叫
羣
則
喩
己
與
親
人
散
離
。
五

句

言

災

刼

亦

有

盡

時

，
祈
望
有
昇
平
之
日
。
六
句
則
謂
汴
京
無
山
嶽
之
險

要

可

守

；
故
望
嵩
山
之
能
飛
來
。
末
二

句

謂

金

源

將

亡

，
作
者
謂
無
面
目

見

泉

下

之

祖

宗

。
此
詩
雖
在
金
國
仍
未
全
亡
時
之
作
，
惟
遺
山
此
時
乃
一

片

憂

時

之

感

，
詩
中
都
是
慷
慨
激
昂
之
辭
，
沉
鬱
悲
涼3
氣

，
此
種
憂
國

憂

民

之

愛

國

精

神

，
實

乃

少

陵

、
放
翁
之
繼

承

者

也

。

綜

合

而

言

，
遺
山

詩

高

華

鴻

朗

，
激

昂

慷

慨

、
沉

鬱

悽

零

、
淋
漓
痛

快

；
其

古

體

詩

則
少
用
偶
句
，
且
避
免
排
此
舗
喊
之
弊
，
專
以
單
行
深
折

取

勝

，
故
淸
人
趙
翼
稱
遺
山
古
體
詩
勝
於
蘇
陸
，
於
其
歐
北
詩
話
中
云
：

「
蘇

陸

古

體

詩

，
行

墨

間

尙

多

排

偶

，

一
則
以
肆
其
辨
博
；

一
則
以
侈
其

藻

繪

，
固
才
人
之
能
事
也
。
遺
山
則
專
以
以
單
行
，
絕

無

偶

句

，
搆
思
管

渺

，
十

步

九

折

，
愈

折

而

意

愈

深

味

愈

雋

，
雖
蘇
陸
亦
不
及
也
。
」
同

時
,

遺

山

生

長

於

北

方

，
挾

幷

幽

豪

傑

之

氣

，
歷

國
家
興
亡
之
變
，
先
後

天
之
條
件
具
備
無
遺
。
囘

顧

東

坡

，
旣

無

此

種

禀

賦

，
亦

無

此

種

經

歷

，

只

憑

才

力

奔

放

，
發

之

於

貶

謫

奔

走

，
抑
塞
其
不
平
之
氣
而
已
，
就
放
翁

而

言

，
同

生

於

亂

亡

之

際

，
但
南
宋
仍
有
半
壁
山
河
，
國

事

非

全

絕

望

，

較

之

遺

山

時

逢

世

亂

，
躬
履
國
亡
家
破
之
厄
；
流

離

遷

徙

，
受
盡
荼
毒
之

苦

况

，
眞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也

。
放
翁
雖
極
力
將
其
慷
慨
悲
涼
之
槪
，
發
之

於

詩

，
終
不
若
遺
山
之
天
然
禀
賦
，
身
世
遭
際
之
來
得
自
然
也
。

至

論

遺

山

之

七

律

，
其

源

出

於

少

陵

、
東

坡

、
放

翁

，
而

挾

幽

幷

之

氣

，

發

孤

臣

激

感

之

辭

，
別
具
風
格.
，
淸
人
趙
翼
於
歐
北
詩
話
中
云
：

「
元
遺

山

才

不

甚

大

，
書

卷

亦

不

甚

多

，
較

之

蘇

陸

，
自
有
大
小
之
別
；
然
此
惟

才

不

大

，
書

不

多

，
而
專
以
精
思
鋭
筆
淸
鍊
而
出
，
故
其

廉

悍

沉

摯

處

，

較

勝

於

蘇

陸

。
蓋

生

長

雲

朔

，
其
天
禀
本
多
豪
健
英
傑
之
氣
。
又
値
金
源

亡

國

，
以

宗

社

邱

墟

之

感

，
發

爲

慷

慨

悲

歌

，
有
不
求
而

自

工

者

，
此
固

地

爲

之

也

，
時

爲

之

也

。
」
趙
氏
又
以
同
時
李
冶
稱
其
律
切
精
深
，
有
豪

放

邁
往
之
氣
；
誠

爲

的

論

。
蓋

遺

氣

高

人

傑

，
天

骨

開

張

，
筆

力

渾

厚

，

尤

以

金

源

亡

後

諸

作

，
亘

絕

古

今

，
堪
稱
詩
壇
中
之
一
絕
。

愚

以

爲

，
遺

山

才

大

功

深

，
其

七

律

之

精

警

，
置

於

少

陵

、
東
坡
之

列

，
猶

足

稱

雄

，
然
未
爲
世
人
所
廣
知
者
，
蓋
以
其
爲
金
人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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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HUANG SZU-CHENG

Rendered in English by the translation class

his sight. He braced himself 
and jumped into the sea and 
swam towards it.

When he got near the mass, 
he discovered that it was not 
his son, but the big fish which 
had died a little while earlier. 
He could not feel any thrill, 
he dragged the big fish to his 
boat, he had it fixed in tow, 
and then he climbed onto the 
boat.

Nowadays 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earn 
a living either on land or at 
sea.

In the past while there were 
not so many fishing boats in 
the harbour, fish teemed in 
every part of the sea. During 
the spawning season, fish were 
so many that they could raise 
a boat above the water. As 
long as a fisherman was 
strong, he could always fill his 
boat with fish. But in recent 
years things became different. 
It was impossible to catch fish 
in the adjacent waters of the 
harbour, and during the spawn
ing season no shoals of fish 
ever came in sight.

Take the Tuan A-chiu family 
for instance. They have been 
fishermen for four generations. 
In the days of his grandfather, 
they were much better off, and 
though his grandfather often 
got drunk, he left enough 
money to buy a boat when he 
died. In the days of his father, 
their life was not as good as 
his grandfather's, but they 
found little difficulty in the 
way. Sometimes they went to 
sea once and could afford to 
rest a few days at home. But 
now things are different in his 
time. They have to go to sea 
everyday, otherwise they would 
not have enough food to stay 
hunger, especially in the recent 
year. Fish grew singularly 
scarce in the adjacent waters 
of the harbour, and those who 
fish with old tackles were strug
gling on the verge of,starvation.

One evening, Tuan A-chiu's 
wife talked about their daily ed 
catch, and held that they had 
never been worse. Had she not
been a help in a family living 
at the harbour, they would not 
have had anything to live on. 
Further, other fishermen em
ployed a hand each, but Tuan 
A-chiu could not afford to have 
one. His son, A-fa, now at the 
age of ten, should have gone 
to school, but instead became 
his hand doing a man's job.

'Our foodstuffs for tomorrow 
are all here,' said his wife with 
her brows knitted, placing the 
bamboo basket containing rice 
and vegetables in front of him. 
'Nothing could be bought on 
credit, and here are just a few 
pickled vegetable roots to eat 
with rice.'

'Even without tobacco?J
'Where can I get tobacco? 

You still owe the tobacconist 
two odd dollars?

A-fa, sitting near by, had 
long been very drowsy. Hav
ing heard what his parents 
said, he suddenly opened his 
eyes, saying, 4Daddy, we should 
go far out to sea tomorrow and 
have a try there. I saw the 
holds of other fishermen^ 
boats filled with fish.^

'Son, other fishermen's are 
motor boats?

Tuan A-chiu Rnd his wife 
eyed each other as if to con
sider the son's views. 'All 
right.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go far out to try our luck,' 
he said.

Before dawn the son woke 
up, he rubbed his eyes and 
saw that his father was sleep
ing supinely on the deck and 
snoring. He stole up on all 
fours, an pushe im, saying, 
樹仁大學

'Daddy, we ought to get up 
now?

Tuan A-chiu woke up sur
prised, and raising himself up, 
said drowsily, 'Is it dawning?' 

'Daddy, ifll soon be light, 
and I've seen some boats go 
out to sea.'

Tuan A-chiu's wife, having 
heard them talk, also woke up. 
As she knew that they were 
going far out to sea, she got 
up and got things ready for 
them.

'The weather!5 Who knows 
there will be no strong winds?' 
she murmured to herself, 
having poked her head out to 
take a look.

'It looks like a 
said Tuan A-chiu 

sunny day,' 
who walked

out and raised his head to have 
a glance of the sky.

They cleaned up the deck 
and unknotted the rope and 
put to sea. His wife stood 
alone on the bank and bade 
them farewell; she watched the 
boat move slowly out among 
the fishing boats and gradually 
disappeared. She looked at the 
sky and swept the faint sea
board; she waited till it was 
light, and then left for work.

Once the boat was at sea, 
Tuan A-chiu told his son, 
A-fa, to hoist up the sail patch
ed with pieces of rags, so that 
the boat might gather speed.

The sea-shores all round 
were dark blue, and occasional
ly lamp lights of boats reflect
ed on waves heaved in sight. 
Far away mountain peaks ap
peared on the grey horizon. 
A-fa sat on the bow and listen- 

to the tapping sounds of 
sea breaking on the sides of 
the boat. He felt a thrill of 
excitement, for he had dream
ed last night of pursuing a big 
fish, a very big fish.

Once out of the straits, the 
boat began shaking because 
the wind was freshening and 
the sea grew choppy. From 
the east horizon rose the light 
grey light, and it was dawning.

They were not the earliest 
fishermen going to sea, and 
there were already some boats 
working far and away with 
glistening lamp lights-

They fixed their eyes on the 
horison, watching the slowly 
rising of the white light, and 
the sea surface like a prism 
shone in di任erent colours. The 
sail kept swelling.

'Daddy, the wind shifted/ 
said A-fa.

'I know but no matter?
In less than .half an hour, it 

was light, and a huge mass of 
dark clouds .appeared above 
their heads; and the fresh wind 
and choppy sea caused the boat 
to pitch.

'Daddy, will there be a 
strong wind today?'

'Wind like this is no occa
sion for alarm, and we shall 
soon reach the part of the sea 
where we can fish?

As the boat sailed on to
wards the open sea, the islets 
along the seaboard grew 
smaller and smaller.

'A-fa,' said Tuan A-chiu, lay
ing down the oar, 'cast the 
hook into the sea at once, and 
there may be a strong wind 
today?

Then the father and the son 
baited the hook and threw the 

line into the sea. At this 
time the boat shook furiously, 
and they even felt it difficult 
to stand up firmly.

Having done this, Tuan 
A-chiu rowed lightly while 
A-fa directed his eyes to the 
sea surface, hoping that a fish 
would come and eat the bait.

'A-fa, have your meal first.5 
'What about you, Daddy?' 
TH wait till you have finish

ed and come to take my place?
Just as A-fa picked up the 

basket, he saw a big fish work
ing the water white, and seem
ing to pass by the boat some
what ten feet away. At a 
glance he appeared to be as 
long as half of the boat. Thow- 
ing down the basket, he yelled, 
'Daddy, a big fish/

Tve seen him, he hasn't yet 
come to swallow the hook?

While still talking, they both 
staggered as the boat lurched 
violently to one side.
A-chiu held high the gaff, 
gnashing his teeth, and aimed 
the ga任 at his head so violent
ly that he almost fell into the 
sea.

'Daddy, he. has swallowed 
the hook?

'I know, you'd better come 
to hold the helm.'

The fish dragged the line 
taut, and dashed ahead of the 
bok; he kept on dipping, 
boat shook violently and 
swelling sail made the mast 
creak. Tuan A-chiu sat on the 
deck with his two legs stretch
ing against the edge of the 
boat in order to avoid being 
pulled into the sea.

Daddy, may I lower the 
sail?*

'No, let it be； said Tuan 
A-chiu, exhausted.

Suddenly the boat slowed 
down and the line, once taut, 
now slacked. Tuan A-chiu 
took up the line and found the 
book being swallowed down by 
the fish. He jumped up forth
with and chose a heavy cord 
with a hook.

'A-fa, hold the helm proper
ly, and he will certainly come 
back,' he said.

While the boat was cruising 

Chief Justice Geoffrey Gould Briggs paid a vis辻 to our college on the 4th of April

on the near surface of the sea, 
the big fish reappeared, churn
ing the water not far from the 
boat, and exposed his lustrous 
dark back. Tuan A-chiu, hav
ing cast the hook, cried 'A-fa, 
pass me the gaff?

He stood on the edge of the 
boat, holding high the gaff, and 
looked for the fish.

'Daddy, you must be careful.'
'No matter, I've to pierce 

him?
In less than five minutes, the 

big fish came near the boat 
with his back raised a few 
inches above the water. Tuan 
A-chiu held high the gaff, 
gnashing the teeth, and aimed 
the gaff at his head so violently 
that he almost fell into the sea.

The fish suddenly disappear
ed, and he felt that the boat 
was lurching to one side with 
water rolling into the hold. 
Tuan A-chiu held the cord 
attached to the hook in one 
hand and with his other hand 
grappled the mast. After a 
while the gaff floated up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ea, and the 
fish was turning somersaults a 
few ten feet away from the 
boat.

'A-fa, what about you? Hold 
the helm,' he called aloud.

But no voice came from the 
stern.

The He turned his head with a 
the^erk and took a look: his son

had disappeared.
'A-fa, A-fa.'
Having heard no answer, he 

began to realize that his son 
had fallen into the sea when 
he was gaffing the big fish. 
He rushed to the stern, took 
out a knife, and cut loose the 
cord attached to the gaff. He 
turned the boat about and set 
out searching for his son.

The big fish had pulled the 
boat a few miles away from 
the coast, and because of the 
heavy sea, he could see 
nothing. He rowed hard, 
searched and cried.

As the time wore on, he 
grew exhausted, and his voice 
hoarse. At the moment, a 
mass of something fl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sea came to

He spent two hours looking 
for his son and his hope grew 
dimmer and dimmer. Think
ing about the hard life his son 
had lived, he could not help 
crying.

The fishing boat violently 
pitched and rolled, with foam 
of sea breaking on the edge 
and splashing over him.

£How shall I face my wife?' 
he murmured to himself.

However, Tuan A-chiu did 
not give up the search, and 
keDt criss-crossing the sea. 
Whenever he saw something 
afloat he would jump into the 
water, with the hope that his 
son might have caught at 
something to support him.

He endured hunger, and con
tinued searching till nightfall. 
When he failed at last, he sat 
down and cried his heart out.

At night Tuan A-chiu return
ed to the harbour with the big 
fish on tow. His wife stood 
waiting on the shore, and from 
his countenance she sensed her 
own misfortune.

'Our son! Where's our son?'
'He's now with his grand

father.5
The woman rushed onto the 

boat, and threw herself on the 
deck, and howled with her 
hands banging the deck.

People who saw the big fish 
tied to the side of the boat 
began to gather with admiring 
eyes, but completely ignored 
the price they had paid.

Tuan A-chiu walked dejected
ly to the side of his wife and 
said sadly, 'A-lien, as we follow 
this calling, it is our lot to bear 
this sort of disaster. My 
father, your grandfather and 
brother, didn't they all get 
drowned in the sea. After 
some years you and I will also 
get buried in like manner ..

The woman raised her un
kempt head with a tear-stained 
face. When she saw her hus
band's red eyes and dripping 
clothes, she became aware of 
his sorrow. Of a sudden she 
threw herself into his arms and 
howled, saying 'A-fa, my dear 
son . . . ' as if to bid him last 
fare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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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LANGUAGES think ril go shopping.
There's a possibility we'll go,

HONEYMOONING The SCIENTIFIC WAY but it all depends on the 
weather.

If I have time tomorrow, I

加必

/ STRANGER
by ABC

'Oh, Darling, I know that you 
are rich, but I can't imagine 
that you are so rich,5 said 
Alphia, staring at ths castle 
where they would honeymoon, 
her husband holding her tight 
in his arms.

Alphia was young w辻h a 
beautiful face, and an attractive 
figure. Her charming smile 
and alluring eyes would have 
fascinated any young man com
ing near her. Having come 
(from America, she spent her 
holiday in Spain and accepted 
{Ceto's proposal. They had 
known each ether for only two 
weeks. Like any other ladies' 
lover, Ceto was manly, roman
tic and loquacious. That was 
enough to upset the American 
young woman now in love.

When they entered the 
castle, Ceto and Alphia both 
wanted to send away Ripa, the 
only cripple servant and castle 
watcher. For they thought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to have no one poking about 
and they could enjoy their 
first night to the full as any 
newly-weds do.

The next morning, because of 
alcoholic reaction Alphia woke 
up very late but found Ceto not 
in. 'Maybe he is out to buy 
things,5 she thought to herself 
and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it. But days went by and 
Ceto did not come back. On 
the seventh day Alphia grew 
impatient and went to the 
Police to report her husband's 
disappearance and ask for help.

Peto was a small town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wo police
men Sergeant Amon and 
constable Barbar. Having been 
stationed there, they never 
had any serious cases to handle. 
But now the woman involved 
was an American and her 
husband the well known play 
boy of Spain, rich and 
mysterious. So they found it 
necessary to compensate the 
woman for sufferings inflicted 
on her. But they had never 
seen Ceto before, not even in 
the photographs. What they 
knew about him was all from 
heresay.

Having introduced Alphia to 
Raymond, Ceto's personal 
lawyer, Amon went back to his 
office. 4Miss Alphia,' said Ray- 
mond, 'I feel sorry to hear what 
you have said. But as you see,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he 
deserted his girls without 
saying a word. He never saw 
the girls again whom he had 
deserted. So it would be better 
for you to take five thousand 
and agree to end your relation 
with him.'

'Mr. Raymond,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I am not 
one of his girls, but his legal 
wife,' said Alphia. 'So I have 
a right to know what has hap
pened to my husband.' And 
she showed her marriage 
license to him：

'Excuse me, Mrs. Ceto. I 
retract all I have just said, and 
I will do all I can to get into 
touch with Ceto?

Am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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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ia, having had a walk 
together, returned to the castle, 
and then they heard someone 
knocking at the door. They 
opened th? door and found 
Raymond together with a young 
man.

'Come right in. I have told 
you not to drink too much/ said 
Raymond to the young man.

4What is it?' asked Alphia.
'Ceto.'
'What? I have never seen him 

before. How could he be my 
husband?'

'He is Ceto. I knew him 
when I wss a small boy,' 
answered Raymond. Then to 
the sergeant, he continued, 
'Don't you think that I would 
take a stranger here 2s Ceto?5

Then the sergeant asked Mrs. 
Ceto and Mr. Raymond to calm 
down. He said that he had never 
seen Mr. Ceto before, not even 
in a photograph, and therefore 
he could not say anything about 
him. But he said that he had 
seen Mr. Ceto5s sister, Zona in 
阻 photograph, and suggested 
that she should be asked to 
come here to identify whether 
this young man was Ceto.

So that evening, Zona came 
and as soon as she saw to the 
young man, she went him 
directly and said, 'Darling, 
what has happened to you? 
Why should you let them to 
mistake you for someone else. 
Who is the woman?

'Zona, my wife Alphia.'
'I am not his wife. I even 

don't know who he is. Why 
you all tell liesl,
('She must be mad. Otherwise 
she must be hating him for his 
leaving home/ said Zona to the 
sergeant. 'So it is not fair for 
you to intervene in our private 
affairs in these hot days. And 
we will do whst we can.'

So Amon left ths castle.
It was a stormy night. In 

the study were Alphia, Ceto, 
Zona and Raymond.

'Aiphia, if you sign this 
paper； said Raymond, you will 
have five thousand cash.5

'What is it?'
'Divorce contract?
fWhy should I sign it? And 

we all know that this man is 
not Ceto. Why must we say 
he is.'

'Don't ask questions. It is not 
the time for you to ask.5

'If I don't sign it!'
'You will regret. For w@ 

could say that you are insane 
and have you confined in a 
mental hospital?

'Why should you compel me 
to sign it? Do you think that 
Ceto was dead and so Zona can 
inherit nothing. If I do not sign 
the paper '
,'Raymond, that is enough/ 
shouted Zona, Tinish her. So 
Raymond ordered the person 
personating Ceto to get ready.

'Stop, Raymond. Would you 
like half-million in your bank 
account when I get what I 
should get. You see, if you have 
money, you can get dozens of 
girls, more beautiful and more 
charming.'

..'She is crazy, kill her Ray-

HAVE you ever wondered 
how some people are able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well 
from one to three years while 
others require 10 years or 
more of study to acquire the 
same in degree of proficiency? 
Aptitude, of course plays a part 
but is not nearly as important 
as method. This can be ascer
tained from the fact that even 
people of equal intelligence 
learn languages at different 
rates of speed, depending on 
the method they use.

Up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h decade of this 
century, foreign languages 
were usually taught through the 
reading - translation method. 
Students were expected to 
depend quite a bit on the 
dictionary and memorize gram
mar rules. It was found, 
however, that even after 10 
years of such study students 
had only gained proficiency in 
reading the language but still 
found it difficult to write 
intelligently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ould hardly 
speak it at all. Then the Second 
World War began. Interpreters 
were badly needed for such 
difficult languages as German 
and Japanese. Since there were 
few such people in America and 
Britain, new ones had to be 
trained. The government, how
ever, could not wait for 10 
years; they needed such people 
immediately. So educators, 
psychologists and scientists 
were set to the task of finding 
out how the human mind can 
learn languages most effec
tively.

Educators found that learning 
a language was different from 
learning history or geometry. 
For these involve the learning 
of certain sets of fac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whereas learning a 
language requires the forming 
of a totally new set of habits 
and habits are only formed 
through constant repetition and 
practice. Just understanding a 
grammar rule is not enough. 
One must learn the process 
explained in the grammar rule 
and use it so often that it 
becomes a habit.

Scientists and psychologists 
studied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y found that the mind 
learns connected pieces of 
information much more easily 
and retains them longer than it 
does single, unconnected pieces 
of information. Moreover, they 
found that motivation is 
another very important factor 
in learning a language. If a 
person is put in a position 
where he feels that a language 
is useful and worth learning, he 
will be motivated to learn that 
language and will thus learn 
knore quickly and correctly.

mond.'
'Shut your big mouth, Zona, 

and then to Alphia, 'How can 
you be sure that Ceto was 
dead.

'Let us call the police.5
'Wait a minute, Miss Zona. 

What can you say to the police? 
If you say that I murdered Ceto, 
then who is the stranger? You 
have all told Amon that he is 
Ceto, haven't you? And have 
you had any evidence to show 
that I am the murderer?J

'But how do you know that

by Mr. O'neill

From the fruits of the 
research, the audio-visual 
pattern-practic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was de
veloped. The principle upon 
which thg system is based is 
that all languages are composed 
of basic patterns or ways of 
saying things. These patterns 
often differ greatly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Ths 
students' task then is to 
"overlearn” these basic patterns 
until thsy become deeply 
ingrained habits. Knowing the 
logic (grammar rules) behind 
these patterns may be helpful 
but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explanations play a very minor 
part in the learning of 
languages. Once one knows the 
explanations or grammar rule, 
one must put into practice what 
the grammar is explaining. This 
requires repetition. Vocabulary 
must never be studied as a 
single entry but must always be 
learned in a sentence or 
sentences so that one may learn 
how to use the word properly 
as well as make it easier for 
one's mind to retain what is 
being learned.

Of course, repetition must 
be meaningful and not merely 
the monotonous repetition of 
one unchanging sentence. In 
other words, the pattern must 
be repeated but it should be 
repeated in a somewhat 
different context. For example 
if we were trying to learn the 
fact that the phrase uwould you 
mind” takes a gerund, we 
could write a substitution drill 
like the following: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e door? 
sitting down? 
standing up? 
telling me your name? 
lending me your pen? 

and then practice it until we 
have become so familiar with 
the pattern being introduced 
that we can use it perfectly 
without hesitation. More than 
one substitution drill can be 
written for a pattern depending 
on its difficulty. The more 
difficult a pattern the more 
practice we need.

Recently, many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have been 
written which make use of the 
pattern practice approach. We 
are presently using one such 
book in the college in Wanchai. 
Ifs called English 901. Below 
is a sample lesson which may 
give you a clearer idea of how 
[he pattern practice approach is 
used. The first page consists of 
a dialogue containing the 
pattern to be taught in the 
lesson. The next page consists 
of substitution drills on the 
same basic patterns given in ths 
dialogue.

If it doesn't rain tomorrow, I

we have asked this stranger to 
personate Ceto?5 asked Ray- 
(mond.

1 don't know? For my plan 
was that I pushed him and his 
car down the hill, and I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discovered 
next day. But the mass of earth 
falling from the hill covered the 
car up. That was why I waited 
so many days. Then you came 
and made my plan a perfect 
one.

'How did you make Ceto 
marry you. It was not easy, 

think I'll get a haircut.
I hope ril remember to ask 

the barber not to cut my hair 
too short.

My son wants to be a police
man when he grows up.

If I get my work Unished in 
time, I'll leave for Malta on 
Monday.

Now, suppose you couldn't go 
on Monday. How would you 
feel?

What would you say if I told 
you I couldn't go with you?

What would you say
What would your reaction be 

if I tell you I couldn't go 
with you?

How would you react 
How would you feel 
If I buy that car, I'll have to 

borrow some money, 
pay for it over 36 months, 
make monthly payments, 
use all my savings.
get somebody to lend me 
some money.

If I went with you, Fd have to 
be back by six o'clock, 
get my father^ permission, 
take a change of clothes.

One of these days I'd like to 
take a long holiday, 
take a trip round the world, 
have a proper holiday, 
trade in my old car. 
get rid of my old car.

This particular lesson is 
about the 1st and 2nd condi
tions. In learning this lesson, 
the student should, first of all 
repeat the dialogue after the 
teacher, imitating the teacher's 
pronounciation as perfectly as 
possible. After sufficient pro
nounciation practice has been 
done, the teacher should then 
give a clear but bHef explana： 
tion of the 1st and 2nd con
dition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when and how they are 
used. Then, the real work 
begins,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just practice using the material 
which has been explained. This 
is where the substitution drills 
come in. They should be prac
tised orally until the student 
can use the pattern correctly 
without hesitation. After the 
substitution drills are completed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should 
engage in a question and 
answer type of conversation in 
which the student will be 
obliged to use the pattern(s) he 
has just learned. Such practice 
would be continued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cover all the 
material learned in the lesson 
being done. Thus then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audio-visual 
pattern-practic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is used.

The audio-visual pattern prac
tice approach is valid for ths 
learning of anv language and 
can be successfully applied at 
any stage of language learning. 
Beginners can use 辻 to mast2r 
the basic patterns of a language 
while advanced students can 
use it for learning more 
specialized vocabulary and 
idioms.

wasn't it?'
'No, it wasn't. First of all, I 

collected all data about him, and 
I found that he was very 
susceptible to female charms, 
and because of his attractive 
appearance and wealth, he 
would not hesitate to take a 
woman to wife. Then I acted as 
a respectable woman and went 
to the places he would go, and 
played the coquette.............  
Then I said I would accept him 
if he promised to marry me. So 
he did and I did to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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